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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杨 忠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教育文化机构。邓洪波教授
认为书院是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所谓独特，我以为大概是因为它既
非官学，亦非纯粹的私学，但又与官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直得到各级官府的支持和资助。例如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
院，阮元创诂经精舍、学海堂，张之洞建尊经书院、广雅书院，都是
任官期间的事。许多官员也将创建书院、讲研义理学问视为一种可以
引以为豪的政绩，希望以书院长育人才、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比如

汤显祖贬徐闻典史时创立贵生书院，亲往讲学；任遂昌知县时，建相
圃书院，拨寺庙道观部分食田归书院收租，以作修葺房屋之费及诸生
膏火之助。他自己亦在书院中“与诸生讲德问字”“陈说天性大义”而不
疲。但书院又非官学，书院的科目设置、讲论内容都由著名学者担任
的书院山长、主讲设定与主持，官府干涉有限。书院与官学既相区别
又有联系，故清末废科举、改书院为学堂，使中国教育由古代迈入现
代，便能自然衔接而水到渠成了。

书院与私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春秋以降，学在王官渐变为学在
四夷，私人讲学之风渐盛。孔子的讲学活动，既有与弟子讲论六艺、
切磋琢磨的谨严与认真，亦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散淡与
闲适，与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一脉相通。两汉经师讲学，受业者不远
千里而至，讲读之所则“讲堂”“精舍”随意立名。马融“教养诸生常有千
数”，设绛纱帐讲学，“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是最气派的一家。魏晋
南北朝战乱频仍，但讲学之风不息。上述讲学活动和组织形式，对后

来书院的出现有着深刻影响。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东西二都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有
着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章学术的深厚传统，这标志着书
院之名得到官方认可和提倡。其实，最先出现的还是民间书院，有唐
代文献与地方史志为证。《全唐诗》中也提到过13所作为士大夫私人



读书治学之所的书院。也就是说，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
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官、民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大唐五代之际，开始出现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江西的桂岩、东
佳与燕山窦氏皆是其佼佼者。而书院的大繁荣则要进入到宋代，著名
的“濂、洛、关、闽”四家，既是学派，也是讲学团体，且师生传承，
历久不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参与过书院的创建和讲学活动，通德鸿
儒，发幽阐微，风雅相续，辉映坛席。元代书院数百所，明清书院各
数千所，是书院的鼎盛时期。

书院讲求敦励品节、探研经义，以求知行合一，长育人才。主持
者往往以自身风范声望言传身教，并不刻意传授系统知识。尤其是宋
代书院批判继承了两汉的讲经之风，注重阐释以“四书”为中心的儒家
经典义理，理学借书院讲学得以光大。此后，随着时代的需要和地方
学术风气的浸润，书院讲学内容各有侧重，或义理、或实学、或训
诂、或辞章，而书院的教学方式也不拘一格，讲论、问答、辩说、切
磋，形式多样，效果显著，颇有百花齐放之势。当然，书院的根本任
务是养育人才，故与唐宋元明清各代科举密切相关，讲论经义、草拟
试策、熟记帖括、习练论说，自然也是书院学习的重要内容。一些著
名学者掌教书院，往往能形成学派，光大学术，引领学风。不同学派
学者在书院的论辩驳难，也使书院成为交流学术、推广宣传学派主张

的方便场所。书院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仅以清代为例，著名学者如黄
宗羲、汤斌、张伯行、杭世骏、齐召南、全祖望、姚鼐、卢文弨、王
鸣盛、程瑶田、钱大昕、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阮元、陈寿祺、
顾广圻、陈澧、刘熙载、俞樾、张之洞、王先谦、缪荃孙、皮锡瑞
等，这些在清代学术史上闪耀的群星，无一不在书院任过山长或主
讲，将他们在书院讲学的学术贡献稍作整理，便能勾勒出清代学术史
的梗概。可以说唐宋以来中国古代教育、文化、学术的发展实有赖于
书院的繁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晚清新学的产生与兴
盛，都与书院密切相关。书院以及乡村的义塾、义学，使中国儒学传
承的血脉贯通而达至社会底层，从而也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了最
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国文化绵延不绝，书院有其莫大贡献。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深深影响着唐宋以来教
育、文化、学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学者往往将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比
照考察，研究书院的论著，颇为可观。特别是近十数年来，书院研究



更有日渐兴盛之势。许多研究已涉及书院的各个方面，如书院制度及
其组织形式，书院的课程设置、讲会制度和开讲仪式，书院的学规章
程和管理模式，书院的经济活动和经费开支，书院的藏书与刻书活动
等，涉及面虽广，但研究似乎尚不够深入全面。究其原因，自然与目
前学术界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例如，仅清代书院即有
5000所，而迄今许多论著所涉书院仅百余所，眼界和格局便受局限。
大量书院文献散藏各处，许多文献甚至不为人知或少人问津，研究自
然不够全面，也难以深入。材料的缺失严重阻滞了书院研究的进程，
因此，比较齐全地搜集目前存世的书院文献，分门别类地加以影印或
点校出版，对于书院研究而言，事莫大于此，更莫急于此。现在邓洪
波教授主持的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工程即将出版几种专题丛书，
使此大事急事终获成功，必将为中国书院研究的繁盛带来新局面。

邓洪波教授及其团队的成果，对于书院研究及与书院相关的研
究，至少有三大贡献：

其一，为书院研究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资料。他们编纂了比较完善
的书院文献总目及总目提要，第一次揭示了现存书院文献的全貌，在
此基础上又将现存近1500种书院文献中的1000余种影印出版，成《中
国书院文献丛刊》，进而又择其中尤为重要者约150种点校出版，成
《中国书院文献荟要》。学者研究实践证明，书院研究赖以深入和发
展的基础是书院文献的全面搜求与系统整理，邓洪波教授的团队完成
了这项工作。他们的书院总目及有选择地影印、点校的占总量七成的
书院文献，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为一般读者了解中国书院指
出了门径。大量过去未被发掘、利用，而又相对完备、系统的资料，
经他们网罗放失，搜剔丛残，使遗编剩稿，显晦并出，吉光片羽，终
免湮没，而流风余韵亦可相因而不坠。相信今后的书院研究一定会有
许多新发现、新视角和新课题，也必将产生许多更近于史实的新结
论。

其二，整理与研究高度融合，产生了系列成果。他们的工作使
《中国书院文献丛刊》《中国书院文献荟要》与其他研究论著等互相
呼应，是将整理和研究结合得比较好的范例，也为古籍整理与研究工
作如何互相促进提供了经验。《书院文献总目》揭示藏馆和版本，大
大提高了书目的质量和使用价值，《书院文献总目提要》本身便是研
究成果，它不仅指引门径，也为进一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基



础和方便。而《中国书院志史》及其他研究论集，既是书院研究的新
收获，也是书院研究深化的表现。他们的整理研究系列成果，不仅大
大促进了书院研究自身的深入和发展，还旁涉中国古代政治史、经济
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各领域，从而也必将有利于
上述领域的综合研究别开生面，以至进一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其三，是大型专题资料丛书的新收获。大型专题资料丛书对于相
关专题学术研究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一直有
编纂大型专题资料丛书的传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史学会主持
编纂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十余种专题资
料。这部近代史资料丛刊，成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读资
料，也成就了一批国内外的教授、博士，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后，一些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凤凰出版社等也组织或出版过许多大型专题资料丛书，一些专题
档案也陆续刊布。专题资料丛书提供的材料比较全面、系统，使用方
便，学者在比较研究中更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可以避免盲人摸
象、以偏概全的弊端，故颇受学者欢迎。邓洪波教授主持的书院文献
整理研究工作产生的几种大型资料丛书，是近年来专题资料丛书的新
收获，也必将会为中国书院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邓洪波教授是较早注意整理书院文献、研究中国书院的学者之
一，也是当代中国书院研究的名家。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和执着追求，
使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很好的影响。现在他又主
持完成了这样一件嘉惠学林的大功德，实在令人感动和钦佩，故不避
浅陋而为之序，以表达对邓洪波教授及其团队学者的敬意。

杨忠（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

2018年7月30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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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朱杰人

书院，是儒家文化特有的一种文化与教育现象。从唐代出现它的
雏形开始，在长达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中它扮演着非常独特和重要的角
色。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儒学及其研究者、传播者
——儒家的道场。书院是儒家的首创，在其发展过程中，成为儒学寄
生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所以，它的命运始终与儒学、与儒家的
命运紧密相连，儒学兴则书院盛，儒学衰则书院败。清末民初，废科

举、办新学，书院也就走进了它的低谷。但是，历史总是爱和人类开
玩笑，没有人会想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后，书院竟然又焕然新生
了。在新时代，它的勃兴居然如雨后春笋般“疯狂”与势不可挡。

书院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性质，它既借助
于体制的资源和模式，又有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自由讲学和办学的精
神，它一直被视为官方主流教育体制的一个补充、补缺。所谓“补
充”，是说它弥补了体制内教育资源的不足，官学无法覆盖的，书院弥
补了。所谓“补缺”，是说它补了体制内教育以应试（应科举）为目的
之缺：书院教育以成人、成贤为目的，以传道（儒家的道统）为核
心。实际上，从明代中后期以来，官学越来越流于形式，书院却以“补
充”“补缺”之身而真正承担起国民教育的责任。放眼人类教育史，古今
中外，中国的书院，恐怕是一种绝无仅有的与功利不搭或少搭的教育
形态。而且这种与功利保持距离的教育形态在中国的民间一直很好地

被呵护并发展着。书院的办学资金部分来源于官方的筹集，部分来源
于民间的捐助，官员、商人、士绅是这种捐助的主体。中国的书院延
绵千年之久，民间捐助者们的贡献居功至伟，官方的支持也是至关重
要的。

正因为书院一定程度游离于体制之外，正因为它与功利保持距
离，所以，能看到体制的弊端，能不受羁绊地思考与研究。于是，中
国的书院成了生产新思想、新学术、新理论的工厂。而这些新思想、



新学术、新理论又对社会、人心产生了影响，从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
的发展。

朱子是第一位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对中国书院的制度建设，
理论建构，办学目标、方针、方法等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他的《白
鹿洞书院揭示》是一篇划时代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国书院的建设与发
展打下了基石。直到今天，这篇文献依然是新时代书院实践的“源头活
水”。而他在岳麓书院的一系列教育实践，则为后人留下了健康与科学
的教学与科研生态的典范。中国的书院之所以有着那么强劲的生命力
和生机活泼的内生动能，不能不说与朱子有关。

中国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中，为记录其历史、教学、经济、学
术、考课等，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各种文献，包括书院记、书院志、学
规、章程、课艺、讲义、会录、同门谱、藏书目录、刻书目录、山长
志、学田志、日记等。这些文献不仅对研究书院至关重要，对研究中
国的历史、文化、学术、政治等都具有不可取代和或缺的重要意义。
遗憾的是，随着书院的没落，这些文献也随之散佚。国力的强盛与传
统的复兴，终于使书院文献获得了一个新生的机会。邓洪波教授领衔
的课题组发起对中国书院文献的整理，实在是一件对民族文化功德无
量的好事。我参加了本课题的可行性论证，拜读了全部课题报告以后
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全面的、系统的、全覆盖的整理，课题完成，也

就意味着中国书院文献的集成。这是一件值得所有关注书院的学者们
高兴和期待的学术盛事。

当然，讲到这件盛事就不能不讲到邓洪波教授。邓洪波教授并不
是最早关注并研究中国书院的学者，但他却是一位始终不渝地专注于
这个领域而默默耕耘的学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当书院还处于一个
被人遗忘和被绝大多数人冷落的年代，他始终没有放弃。他以一己之
力，收罗钩沉、爬疏剔抉、考镜源流、排比论列，终成一家之说。现
在书院研究成了显学，洪波并不被“显”而空疏、好高求远的世俗所裹
挟，踏踏实实地做了大量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他的抱负和执着不
能不令人感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就要出
版了，它包括书目、影印、点校、研究几个系列，这是一件盛事。洪
波兄要我写一个序，但是我对书院没有研究，真是不知道这个序该从



何说起，只好谈谈自己对书院的一些基本认识，以塞文责，也算是不
负洪波兄的一片美意。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荣誉会长、中
华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2018年6月12日于海上桑榆匪晚斋



序 三

郭齐勇

吾友邓洪波教授是著名的书院研究专家，他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个项目意义重大，洪波兄及
他领导的团队视野宏阔，功底扎实，其成果将成为新一轮书院文化研
究的新基础。

存世的中国古代书院文献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分散于各处，
经史子集四部都有，研究者难于查找。比如，一些书院讲义见于经
部；一些书院志见于史部地理类“古迹”，书院藏书目录见于史部目录
类“公藏”之属，书院碑记则多被收录进史部金石类“石类”之属；一些
书院讲录、语录则被列入了子部儒家类；还有一些关于书院的记述，
散见于集部的诗文集子之中。四库之外与四库之后还有不少有关书院
的原始文献。此外，民国以来大量的书院研究文献散见于各种报刊。
要把这些文献整理个头绪出来，殊非易事。

邓洪波教授很早就用心于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早在1997年，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谷嘉教授与他合著的《中国书院制度研
究》，书末有一个附录《中国书院文献书目提要》，共著录文献370余
种，按省区编排，并作提要，是较早汇录书院文献提要的重要成果，
实开撰写汇编书院文献提要的先河。此次以重大项目为契机，邓教授
进一步扩大规模，对中国书院文献作穷尽性的整理。他立志“竭泽而
渔”，把不为人知的书院资料最大限度地从“冷宫”中解放出来，摸清并
亮出全部家底。

据课题组调查，历代书院专书（整本）文献总量近2000种，其中
亡佚500种左右，存世1500种左右。通过检索、查阅等手段，课题组对
存世的约1500种文献进行普查，对作者、版本、流传、体例等爬梳、
董理，将编制成一部大型的《中国书院文献版本目录》。在此基础
上，将选择较有价值的书院文献约1000种予以影印，汇为《中国书院
文献丛刊》。然后，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意义重大或者较为少见的
书院文献约150种作点校，做成《中国书院文献荟要》。除了对原始文



献进行整理，课题组还将对数量庞大的书院研究论著予以编目，著成
《近百年书院研究论著目录》。如此大规模地对书院文献进行整理，
在学界当属首次。除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课题组还将在此基础上，
陆续推出《中国书院志研究》《中国书院文献总目提要》《中国书院
文献研究》等专题方面的系列研究成果。这些整理与研究，功德无
量，必将嘉惠学林，促进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走向新的繁荣。

这些整理与研究，除了大有功于书院学的发展，我想对于古代儒
家文化和思想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书院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教
育机构，也是学术机构。而无论是书院的教育还是书院的学术，都与
儒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学术思想流派中，最重视教育的是儒家。孔子
是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我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理念也主要是儒家
的，从书院的学规就可以看出来。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影响
后世书院办学数百年，大家耳熟能详，其中规定了书院的目标和学生
的守则。它集儒家经典语句而成，便于记诵。它要求学生明白义理，
并落实到身心修养上来，按学、问、思、辨、行的次第，格物致知、
穷理尽性，最终实践笃行。由一代名臣张之洞于1869年创办的经心书
院，于2015年在武昌东湖复办。在下忝为该书院名誉山长。我对这一
书院提出了学规：以行己有耻、修身立德、知行合一为宗旨；以“五
常”（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生的指南；以
孝亲、守礼、笃学、敏行为条目（步骤）：孝亲——爱父母；守礼
——懂规矩；笃学——读经典；敏行——做公益。座右铭：“儒有忠信
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儒有不宝金玉，
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书院运行
一定要在这些义理的指导下进行。总体上是要贯彻孔孟仁义之道，提
升办院者与学员的人文道德素养，身体力行，知行合一。

儒家不仅仅重视学校教育，同时也重视家庭与社会教育。社会教
育是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实现社会教化。社会教化的基本内容和理念
依然是儒家的。儒家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能成为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的主流，与它重视文化传播和社会教化是分不开的。两宋以
来，历代大儒多依托书院面向社会大众从事讲学。他们的学术功底，
他们的人格魅力，非一般教书匠可比。他们凭着学术思想和人格魅



力，所过之处，化民成俗，雅称“过化”。他们使得儒家理念在社会大
众的日用伦常中生根发芽，从而使儒家思想落地，并影响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当然，古代儒释道三教相辅相成、相互支持，儒生书院
也往往有赖于佛寺、道观而生存。

古代的书院是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机构，是在致力于解决
官学教育种种弊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反对功利主义，反对仅仅把教
育当作科举考试的手段，反对把教育仅变成记诵之学。书院的教育强
调道德的修养和人格的养成。毫无疑问，这有赖于对儒家义理的讲
明。在讲明儒家义理的过程中，书院的学术讨论形成了。所以，书院
也是一个学术机构。书院里的学术讨论既服务于教育，亦致力于学术
自身的发展。这里的学术主要还是儒家的。比如，南宋时期的湖湘学
派是理学南传之后最先成熟起来的一个理学流派，而岳麓书院正是当
时湖湘学派的基地。公元1167年，朱子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赶到长
沙，就是为了与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讨论儒家理
学上的一些问题，史称“朱张会讲”。朱张会讲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在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不同学派的争鸣，为书院成为
儒家学术研究机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据邓洪波教授的统计和研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大小小的书院
7500余所。这些书院是中国文化与儒学教育、研究和传播的重要场所
和基地，它们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带入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和各
个角落。它们自身亦成为儒家和儒学的载体，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要
素之一。

我们目前对于儒家思想文化，主要还是通过儒家的经典文本来了
解它的思想理念，通过史书记载来了解它的社会影响，通过分析当时
民间的思想观念来了解它的传统魅力。然而，我们对于儒家思想文化
的传播过程和传统的形成，其实还停留在比较抽象的层面。现在，邓
洪波教授开始了对书院的综合研究，无疑为我们了解这方面的情形打
开了一扇大门，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深入而具体地了解书院的组织架
构、制度、理念以及儒家思想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占有的地
位，并了解儒家思想文化的世俗化过程和儒家传统的传承。对于书院
文献的综合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而具体地了解儒家思想文
化对周边国家的传播过程。明代以后，中国书院这种教育组织形式，
大量地传入东亚各国各地区，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书院文献的内容相当丰富，借助这些文献，我们
也能对历史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有更加深
入而具体的理解。

伴随着国学热，我国这一波书院热也持续十多年了。可以说，国
学热在今天也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书院热，各地的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

般涌出。有人粗略估计，近几年全国出现了几千所书院，但良莠不
齐，鱼龙混杂。正如我们对国学热予以肯定并提出批评一样，我们也
对书院热予以肯定并提出批评。传统的书院，包括嵩阳书院等最有名
的书院在内，现在一般只是文博单位，成为文物、博物馆或旅游景
点，不再具有古代书院的职能。老书院焕发青春的唯一典范是岳麓书
院，该院得天时、地利、人和，结合传统与现代，使千年书院获得新
生。今天的书院，就主办方而言，大体上有官办、商办、学者办、民
办，或官学商、或官学、或商学、或民学合办等多种，但是由于历史
经验不足，存在许多问题，还是要从传统书院吸收精神营养。而传统
书院的办学经验、精神营养具体都有哪些，离不开对古代书院文献的
深入研究。

可见，无论从传统还是从现代来看，中国书院文献的综合整理与
研究都有着巨大的意义。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邓洪波教授身处岳麓
书院，长期从事书院研究，并且有着亲身的体验，我们相信在他的主
持下，这项整理与研究一定能结出硕果，一定能极大地推进书院学的
研究，也一定能为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奠定新的基石。

是为序。

郭齐勇（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国
学院院长）

2018年6月于武昌珞珈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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